一座毛主席像

在玉田与蓟县交界的一个村庄，有一家两个光棍哥俩生活在一起的农户。老大身体有病，干不了重体力活儿，老二是个复员兵，在部队的时候由于一次意外事故，大脑受到损伤，智力受到影响，虽然勉强能够从事一些体力劳动，但反应比一般人要慢得多。由于两个人都有一定的缺陷，都没能娶到媳妇。老大在村里捡些破烂儿，老二经营着几亩田地，有空就和老大一起捡破烂。家里成了一个破烂王国，屋里屋外，炕上地下，到处都是破烂。你要想进他们住的屋子，得从破烂形成的壕沟里走过去。屋子里腐朽糜烂的气味，能把人熏个跟头。就是在这样一个破烂不堪的家里，你想象不到，也会有宝贝。他家有一尊唐山一厂出品的二号毛主席坐像，溜光锃亮，保存完整。

我去了几次要买他这尊坐像。可这哥俩总是达不成一致，即使我给的价格比别人高出一倍，还是没买到手。因为那位在部队大脑受过伤的老二，实在是一根筋。你和他说啥，他一概听不进去，回答就两个字：不卖。有一次我去的时候，老大得了重病，屋里拉屋里尿，身上瘦得皮包骨，看样子活不了多久。我对老二说，啥要紧也不如给你哥治病要紧，你赶紧想辙吧。他说，上哪弄钱去。我说，你把那尊像卖了不就有钱了吗。你也不搞收藏，这像放在你这儿，长期裹在破烂堆里，这是对毛主席他老人家不尊敬呀。老大这时用手捅了捅他，用十分微弱的声音对他说，卖了吧，给的不少了（我已经出价五千）。见老二不答理他，他慢慢地有些吃力地从炕上坐起来，也没有穿裤子，光着屁股就爬到地下，从那坐破烂堆里，抱出那尊像，说，卖你了。我看看老二，说，我不知道你们哥俩谁当家。老二向老大要他手里的毛主席像，老大不撒手。一时处于相持状态。我说你们哥俩还是好好商量，千万别抢，掉在地上啥都完了。老大这时眼睛直直地看着弟弟，用含糊不清的语言说着什么，意思好像是说给的价不低了，你就卖了吧，眼睛里含着请求的神情。大概他是觉得自己的病如果再不治，很可能就活不多久了。可是一根筋的弟弟一点也不为所动。他神情呆滞，面色木然。我说，老二，你想想是给你哥治病重要还是继续保存这尊主席像重要，你可要考虑清楚了。他不说话。我又提示性地说，你是要哥哥，还是要主席像，反正除了我别人是不会给你这么高的价钱的。说实话，我这也是在帮你们。老大看看我说，你是好人。老二还是什么话也不说，他慢慢的但很有劲地从老大手里夺过毛主席像，又放在被破烂儿包围的柜盖上。我无奈，只好离开那里。两年后，有一次我到玉田去办事，从那个村子边上路过，我又想起那尊毛主席像。顺便开车来到这哥俩的住处。只见大门紧闭，弟兄两个都不在家。正好路边有个老头儿，一打听，老头说老大在前年就死了，那个毛主席像好像是被人骗去了。又说，老二要是早点儿把那主席像卖了，抓紧给老大治病，老大也不会死得这么早。你说你留着他有啥用，吃不得嚼不得，再说了，哥俩的东西，你说不卖就不卖？最起码有人家老大一半儿。可到好，到最后让人给骗走了。我问，怎么骗的。老头说，具体啥情况说不好，反正是被骗了。我们正聊着，老二从街西边拉着一个轧地的石头滚子，（我们这地方管他叫鸡蛋头）朝这边走来。鸡蛋头因为轴承缺油，发出听了让人听了起鸡皮疙瘩的吱吱扭扭的响声。到了跟前，我抬手和他打了个招呼，他把鸡蛋头停下来。我说，我又买你那个主席像来了。他说，没了。我说，弄哪去了。他说，反正是没了，不信你到我家去看看。我说到底怎么回事儿。他结结巴巴地和我说起事情的经过。

有一天，来了两个人，说是展览馆的，还带着工作证，说国庆节要搞一次红色收藏展览，要借我那个毛主席像用用。展出期间每天给一百块钱租赁费，准备展出十天。展览结束后，再把主席像给我送回来。先付给我一千块钱，还要了我的身份证，给我拍了照。我就以为是真的，可过去好几个月了，他也没有给我送来。后来，我一买东西发现那一千块钱也是假的。他后悔地直跺脚。我说，那你等于啥也没得着，还让人骗去了身份证。补办个身份证还得花几十，亏大了你。你当初要是卖给我，哪有这些事。他后悔得不得了。不住地用手抓头发。我说你报警了吗？他说，我不知道到哪报警。那老头说，报啥警啊，东头老赵家丢了辆三马车，两年了还没找着，可请客送礼的钱就值那辆三马车了，里外里等于丢了两辆三马儿，还不如不找了呢。看着蓬头垢面的老二，让人觉得既可怜又可气，常言道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。如果当初他稍微通情达理一些，他的哥哥也不会死的这么早，他家唯一的宝贝也不会落到骗子手里，他的生活状况也应该比现在要好得多。
